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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性构建与异质性转移:
残障者短视频实践路径及其内在逻辑研究

沈　 霄　 郭沛豪

摘要: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

事业全面发展。 当前,残障者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仍是社会

发展进程中的薄弱环节,探索残障者数字媒介的实践对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以陕西省西安市某残障者短视频培训基地的 12 位残障者与 2 位短视频授课教师为访

谈对象,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探讨残障者短视频的实践路径并分析其内在逻辑。 研究表

明,残障者短视频实践路径分为接入、联结、输出三个层次,在接入层实现以数字技术为媒

介基础的线上自我认同与形象再现,在联结层构建以相似遭遇为情感映射的社交网络,在
输出层获得以现实需求为正向反馈的媒介回报,其中蕴含着残障群体的主体性构建路径。
残障行动者在问题化、利益相关化、招募与动员的转译过程中异质性要素发生了转移,进而

推动该行动者网络进行动态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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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数字化转型加速,互联网技术和智能终端的普及正深刻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社会

互动模式。 短视频平台以其低创作门槛[1] 和高效的信息传播能力[2] 不仅重塑了公众的信息消费习

惯,也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了展示自我和参与社会生活的线上舞台,天然带有“以人为本”的基因属

性[3] 。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CNNIC)发布的第 55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显

示,截至 2024 年 12 月,中国的短视频用户规模已达 10. 40 亿,占网民整体的 93. 8% [4] 。 短视频已成

为主流的信息和文化传播形态,用户可通过短视频将自我的日常生活与身体实践转化为流动的数字

代码,以“比特”的形式与线上网络社区相互嵌入[5] ,足不出户便能实现线上“在场” 。 对残障者而

言,短视频平台不仅是其开展身体叙事和实现社会融入的数字化可操作渠道,更是一种改变公众认

知的有效工具。
残障者是指在心理、生理、人体结构上,某种组织功能丧失或者不正常,全部或部分丧失以正常

方式从事某种活动能力的人[6] 。 作为社会的关键构成要素,残障者面临着诸多生理和心理挑战,社
会边缘化现象尤为突出。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官方发布的统计数据,我国已注册的残疾人口数量

已逾 8500 万[7] 。 这一庞大的群体因其人数众多且具有显著的个体差异,在参与社会、经济及文化活

动时面临诸多障碍。 因此,残障群体的社会融入及个人发展需求迫切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与支持。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完善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和关爱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事

业全面发展[8] ,这为做好新时代残障者工作提供了思想武器、基本遵循和强大动力。
陕西省在残障群体服务保障及政策扶持领域取得了较为显著的进展。 截至 2022 年末,全省共



设立残障者康复机构 346 所,各级残障者综合服务设施 77 个[9] ,长期致力于对经济困难残障者进行

实用技术培训,显著推动了当地残障事业的发展,其经验在中国具有示范意义。 本研究选取位于陕

西省西安市的残障者短视频培训基地作为研究对象,该基地致力于为全省残障人士提供服务,其核

心培训项目涵盖短视频制作、运营以及直播带货等新媒体应用技能,该基地已被陕西省残疾人联合

会正式命名为“陕西省残疾人新媒体培训基地” 。 访谈对象有两类:一是该基地中的残障学员,二是

该基地中的培训教师。 为了保护受访者隐私,使用编号来代表受访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深

度访谈,并辅以参与式观察收集研究资料与数据。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框架,聚焦残障群体

在短视频实践中的社会融入和主体性构建的路径,揭示残障群体的数字媒介使用情况,不仅能够探

讨短视频在残障者社会融入过程中的作用和意义,也能为进一步理解中国残障群体在数字化时代的

生活行为和社会融入提供实践性经验与理论化视角。

一、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文献回顾

传统的残障者与社会融入的研究范式主要基于世界卫生组织于 2001 年制定的《国际功能、残障

与健康分类》 ,该文件认为人们的健康状况除了与生理、心理结构有关之外,还与其社会参与有关,将
残障问题看作一个社会问题[10] 。 随着智能终端与互联网技术的爆破式发展,社会步入数字媒介时

代,社交媒体平台等数字媒介技术开始在搬迁户[11] 、移民子女[12] 、乡村青年[13] 等群体的社会融入中

发挥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数字媒介对残障群体社会融入的路径、机制等方面的研究还较为缺乏,通
过对近年文献的梳理,发现学者的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以下两方面展开。

一是关于残障者在数字媒介中的形象呈现与展演研究。 在传统媒体时代,残障者主要以自强模

范所呈现的励志形象示人。 尽管正面的残障者形象有助于他们的个人成长,但话语传播权利依旧由

大众媒体所掌控,并没有延伸到残障者本身,缺乏残障者主体权利观念的新闻报道甚至会带有潜在

的负面作用,社会亟须多主体视角的残障者传播形式[14] 。 以微信、QQ 为代表的社交媒体和以抖音、
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平台的勃兴使这一现象得到改善,社交平台作为线上数字空间为弱势群体实现

个人展演和自我表达提供了替代性场域,短视频平台中的用户行为既是对自我身体的消费和展演,
也是一种身体管理方式和自我呈现方式,能够实现与他者身体和社会的双向互动[15] 。 残障用户进

行身体影像传播实践主要是基于自我表达、记录生活、社会交往等动机[16] ,其在网络媒介的使用过

程中会逐渐接纳自我,重塑自我认知[17] ,媒介内容更多的是对残缺的身体、补偿性亲密社会互动的

呈现,同时也存在少量自下而上的互动性话语[18] 。 以上研究表明,残障群体在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媒

介中进行积极的自我展示,甚至会主动将身体的“残缺”作为“新奇素材”来吸引受众,但这类研究多

以残障者的媒介产品为材料,没有深究其背后的实践逻辑,而仅以大众能够“看到”的内容为研究基

础是无法推理出残障群体进行短视频实践背后隐含的真实“景观” 。
二是数字媒介在残障者社会融入中的经济作用不容忽视。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残障群体开

始享有更广泛的就业机会,数字媒介甚至成为部分残障者的主要经济来源[19] 。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
数字平台提供的职位大多性质低端且缺乏稳定性,与残障者以往的就业形式相比并无本质区别[20] ,
而且这类来自数字媒介的经济收入更多是一种象征,其背后的真正价值在于通过数字媒介技术参与

所能建立的个人价值感和社会联系,有学者将残障者与这类数字媒介技术的复杂关系称作“技术的

应许与脆弱不安的生命” [21] 。 这种关系实际上反映的是一种“残障鸿沟” ( Disability
 

Divide) [22] ,与正

常人相比,残障者一方面存在使用数字平台的人数差异,另一方面无法更加有效地使用数字媒介平

台开展各类活动[23] 。 通过前人研究可以发现,数字媒介就业的路径能够为残障者提供部分经济收

入,但与真正的社会融入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包括就业质量不佳、平台接入性差等,通过经济渠道融

入社会对残障者而言是重要更是必要的,只有在物质基础的加持下才能够建立更深层次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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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
综上,现有研究主要关注残障者在短视频平台等数字媒介中的呈现及经济情况,对残障者媒介

实践的过程、路径关注较少,同时缺乏对残障者媒介实践生产逻辑的研究。 本研究基于拉图尔的行

动者网络理论,对短视频平台中的残障用户进行考察,将研究重点放在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的过程与

机理,探究残障者与短视频平台之间的社会场域以及残障者在该场域中的实践路径和内在逻辑,进
而明晰与阐释残障群体在数字时代的媒介化困境。

(二)理论基础

行动者网络理论( 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 ANT)由法国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 Bruno
 

La-
tour) 、米歇尔·卡龙( Michel

 

Callon)和约翰·劳( John
 

Law)共同提出,强调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在特

定情境中共同构建社会现实[24] 。 其核心在于打破人类中心主义,将社会理解为人、物、技术等异质

行动者之间不断协商、联结、转译而形成的动态网络。 在 ANT 中,“行动者”指的是能够产生影响、改
变其他行动者状态的任何单元,包括人类与非人类,例如残障者、平台算法、视频剪辑工具、智能手机

等都可作为行动者,参与社会关系的建构。 ANT 强调这些行动者并非预设,而是在互动中被建构和

赋权。 “转译”是行动者相互联结为网的关键环节,是行动者不断尝试说服其他行动者,从而使其他

行动者的利益与自己的达成一致的过程[25] ,卡龙将转译划分为问题化( problematization) 、利益相关

化( interestement) 、招募( enrollment)和动员( mobilization)四个环节,四者并非线性发生,而是不断协

商、重组的动态演化过程[26] 。 “网络”则指的是行动者在互动中形成的动态结构,它并非传统意义上

的社交网络[24] ,而是一种分析视角,用于描绘异质性要素如何协同构建某种社会实践,本质上是一

种描述性的方法[27] 。
近年来,随着智能推荐和人工智能等新兴传播技术的发展,ANT 被引入传播学与媒介研究领域,

用于探讨媒介实践中的非人类要素、技术权力与主体建构等问题,为媒介中“人—物”之间的社会场

域研究提供了合适的解释框架。
本研究以 ANT 为理论基础,考察残障者在短视频平台上实践的行动者网络(见图 1) ,探究人类

(残障用户、一般用户)与非人类(短视频平台、拍摄工具、短视频内容)行动者之间的互动协同,结合

ANT 的“转译”四环节,揭示残障者如何在技术、文化与社交力量共同作用下,通过各类实践行为来

完成主体性构建与异质性转移。

图 1　 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的行动者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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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方法与案例选择

本研究通过微信、QQ 等社交媒体和现场交流的方式,对陕西省西安市某残障者短视频培训基地

的 12 位残障者与 2 位短视频授课教师进行深度访谈,其中女性 5 名、男性 9 名,平均每位受访者首次

访谈时长约为 2 小时,后续根据研究的具体情况开展针对性的二次访谈,具体情况如表 1、表 2 所示。
采用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是考虑到部分受访对象为听力障碍或语言障碍者,线上能够缓

解其紧张情绪,有助于访谈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是线上访谈能够得到残障者的数字化信息,包括其

发布的图像、音视频等,使研究数据更为翔实和多元。
受访的 12 位热衷于短视频使用的残障者,其生理残障分属不同类型,差异化的个体生命体验有

利于厘清其在场低度融合到双向社会融合的过程[17] 。 与此同时,他们相似的残障经历能充分展现

其社会融合与互联网社交媒介使用的共同境遇。

表 1　 访谈对象概况(残障者)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残障类型 常用短视频平台 使用时长 备注

D1 男 42 高中 听障、腿部残疾 抖音、快手 3 年以上 作品 25 条,擅长网站设计

D2 男 32 大专 保密 抖音、快手 3 年以上 大学所学专业与数字媒体相关

D3 女 37 大专 矮小症 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13 条,粉丝 1620

D4 男 58 大专
脊髓损伤导致

下肢瘫痪
微信视频号 3 年以上 作品 20 条

D5 女 50 大专 小儿麻痹 微信视频号、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34 条

D6 男 34 中专 脊髓损伤 微信视频号、抖音 4 年以上 作品 244 条,粉丝 10706

D7 男 32 高中 先天剪刀步 抖音、快手 3 年以上 作品 20 条,粉丝 951

D8 女 33 中专 高位截肢 抖音 4 年以上 作品 45 条,粉丝 82351

D9 男 39 本科 失聪 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153,粉丝 10901

D10 女 54 大专 听力与语言障碍 微信视频号、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167 条,粉丝 1436

D11 男 35 大专 失聪 微信视频号、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113 条,粉丝 7654

D12 男 41 大专 偏瘫 微信视频号、抖音 3 年以上 作品 211 条,粉丝 11021

　 　
受访的 2 位授课教师对残障学生实践操作能力的了解较为全面,在与他们“朝夕相处”的过程中

以一个“身边人”的角色站在“他者”的角度客观地评价他们。 对他们进行访谈,可以进一步补充和

完善本文的研究数据。

表 2　 访谈对象概况(授课教师)

编号 性别 年龄 学历 授课内容 授课时长 常用短视频平台 使用时长

T1 女 30 本科 短视频运营、直播带货 1 年以上 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 6 年以上

T2 男 27 本科 视频剪辑 1 年以上 快手、抖音、微信视频号 5 年以上

　 　
需要注意的是,12 位残障受访者均拥有 3 年以上的短视频使用经验,其中部分受访者接受过系

统的创作与运营培训,他们的数字技能和媒介素养在残障群体中处于较高水平,能够相对顺畅地完

成平台接入和视频制作。 然而,这些经验可能无法代表残障者这一“数字弱势群体”在媒介接入、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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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理解、文化适应等方面所面临的多重障碍和实践上的断裂。 因此,本研究的结论主要反映了短视

频应用能力较强的残障者群体的实践路径,未来的研究需要扩大样本范围,包括那些尚未接入平台

或因技术门槛而在实践中遇到障碍的残障个体,以便更全面地揭示残障者数字实践中的群体结构多

样性。

三、实践路径:主体性构建

“主体性”是指个体在实践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力、作用、个人见解和地位[28] ,本研究所探讨的

主体性主要指残障者在短视频实践中所展现出的对自我认知、社会关系与表达方式的自主调节能

力,强调残障者作为能动个体在平台生态中主动建构身份、表达立场、塑造形象的过程。 当代数字技

术的发展已呈现出超前于主体性发展的趋势,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性正逐渐被遮蔽[29] ,对于残障群

体而言更是如此,他们在社会生活中被排斥、被边缘化,其主体性被忽视甚至被否定[30] 。 短视频平

台的出现为残障群体自我展示、社会交往、现实需求等方面提供了数字支持,缓解了残障群体主体性

消解的趋势。 有学者指出,在短视频平台的视频内容之外存在着一个更高的“元层面” ,其集中彰显

了数字时代中主体与技术、系统、机器之间的关系[31] ,残障者参与短视频实践的过程,实际上就是残

障者作为人类主体与技术、系统、机器等技术物相互联结、相互联系的转译过程,这并非单线性地进

行,而是一个动态交织的过程。 本研究将其划分为接入层、联结层与输出层三个层次,以展示残障行

动者如何在多元技术与社会网络中逐步实现主体性建构。 其中,接入层以数字技术为基础,奠定残

障者个体自我形象再现的基础,为后续的社会互动与社交网络联结提供支撑;联结层则通过与他者

的互动反馈强化残障者对自我身份的确认与社会归属的认知,推动其向更具公共表达意味的输出行

为过渡;输出层则使个体在获取平台与社会回馈的同时,反哺其对自我价值的理解与表达动力,进一

步强化其参与意识与再接入意愿。 三者之间构成一个不断循环的实践路径,使残障者得以在“平台”
语境中实现从个体表达到群体认同,再到回馈现实需求的主体性构建过程。

(一)接入层: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自我形象再现

得益于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日益成熟,短视频产业近年来展现出迅猛的发展态势,尤其是智能

手机等移动终端的普及与下沉,人们随身拍摄、就地剪辑成为可能。 智能手机借助各种 App 将拍摄、
剪辑、上传等多种功能集于一身,用户在手机上即可完成与短视频制作相关的一切操作,简化了之前

需要依靠相机、摄影机、电脑等媒介设施才能完成的复杂加工过程,极大促进内容创作的便捷性,为
残障者接入线上网络搭建了物质层面的桥梁,这是残障者参与短视频实践的物质路径基础:

大概是 2020 年了,那时先是上小学的小侄子拿我手机注册了抖音,我自己也就慢慢了解

了,后来我自己学习了手机的剪辑软件,看了看手机上的 App 就开始(拍摄短视频)了。 ( D1)
在学校的时候学着用 Pr,后来有了手机就用剪映了,比以前方便多了。 ( D2)

在接入层,短视频平台的智能推荐算法、界面交互设计与无障碍功能模块,构成数字环境中关键

的“技术中介” ,不仅降低残障者的参与门槛,也在无形中引导其内容展现方向和社交互动轨迹,为残

障者创造平等“接入”的可能。 平台推荐机制会根据互动数据自动识别内容热度,将互动率较高的视

频优先推送至用户首页,这使得残障者发布的内容在获得初步互动后更容易形成“二次传播” ,逐步

获得更广泛的可见性,访谈对象 D11 表示,自己通过两条“感人”风格的视频获得上千点赞,并因此

吸引到更多粉丝;平台提供的语音转文字、字幕自动生成等多项无障碍设计也在技术层面提供必要

支撑,能够有效帮助语言障碍、听力障碍用户克服信息表达障碍:
我不太会说话,剪影能用字幕匹配画面发布,也能看懂。 ( D2)

除了需要依靠物质层面的智能终端之外,残障者的短视频实践同样需要精神层面的驱动和支

撑,这种支持主要体现在残障者对精神层面的理解和对自我身份的认同上。 在谈及短视频使用的经

历时,大多数残障者会刻意提及自我精神、内心世界,有意识地区分开自己的外在身体特征与内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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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世界。 相较于身体上的限制,他们更喜欢向外界展示自我的精神世界,并认为这是区分个体差

异的根本,视网络空间为自身精神生活的避风港,期望自己的短视频作品能够在精神上支持和鼓舞

他人:
很多人难免会有情感上需要发泄的地方,那我就希望我的短视频发布出来能够给身边处于

迷茫中的人一些快乐,网络对我来说就是我的精神层面。 ( D3)
你的精神世界非常健康的话,只需要内心强大,那其实你跟正常人没有什么区别,跟别人没

有什么差距。 ( D4)
此外,残障者在短视频实践过程中,会不自觉地区分外在与内在的维度。 访谈对象的短视频内

容多样,包含商品展示( D1) 、剧情短片( D2) 、个人爱好( D3、D5、D9、D10) 、旅行记录( D4) 、自然风光

( D5、D11) 、乡村风俗( D6、D12) 、生活日常( D7、D8)等,画面与配音都没有涉及其残疾的肢体部分,
也没有在视频中表露出其残障者的身份。 这种现象可能源自残障者的自我保护心理,但更反映出他

们对自身外在形象有意或无意的忽视,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残障者更希望在短视频中构建一个与现实

生活“残缺身体”截然不同的自我形象,渴望通过数字媒介寻求精神层面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同。
(二)联结层:以相似遭遇为映射的社交共情网络

残障用户在融入短视频创作和互动的网络中后,与之相联结的行动者主要是智能终端、短视频

平台、短视频等非人类行动者,以及以一般用户为主的其他人类行动者。 通过智能终端设备,残障用

户可以使用各种软件来创作、发布短视频,并在短视频平台上观看、点赞、评论和分享他人的作品,这
些行为构成残障者与网络中非人类行动者间的核心互动路径。 本部分将着重解析残障用户与其他

人类用户间的交互关系,探讨他们如何通过这些数字平台连接和互动,以及这种联结如何影响他们

在数字社会中的位置和身份。
在现实生活中,残障者的社交对象主要是依靠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维持的家人、朋友、邻居等,

属于传统的熟人圈层。 由于社交媒体本身的交流跨时空性与用户半匿名性,极大地扩展了残障者的

社交圈层。 在微信、QQ 等主流社交媒体平台中,残障者往往表现出更为放松的交流状态和更为自然

的表达方式,这些社交应用有效拓展了用户与网友之间的“准社会交往” 渠道,能满足其社交需求。
尽管社交媒体为残障用户开辟了与非残障用户交流的可能性,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的交流对象依旧

是“熟人多、陌生人少” [32] ,该现象在短视频平台中同样存在,不少受访对象表示在短视频平台中互

动的网友大都是现实生活中的朋友,而且以残障朋友居多:
前两天的视频发布出来之后,就有很多残障朋友跟我私信,咱们这一个团体,大家在一起都

是同病相怜的人,所以就没有这方面(残障)的担忧,都是互帮互助。 ( D3)
(短视频平台中的网友)主要是一些残疾人朋友,大家聚在一起交流,也比较放松。 ( D10)

与传统媒体相比,短视频平台展现出一种多元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对边缘群体具有较高的包

容性,其轻松、贴近生活的氛围促进了残障者在情感共鸣和认知理解方面的接纳。 甚至平台还会有

专门的标签与话题为残障用户引流,以推广他们的账号并提高其短视频的曝光度。 但短视频平台社

区独有的图像特性,以及残障者作为账号主理人的知识技能欠缺和自卑心理等因素,不可避免地将

残障用户的短视频传播范围限制在了群体内部。 首先,微信、QQ 等社交媒体软件主打即时通信功

能,文字、语音的信息传输方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身体对沟通交流的限制,而抖音、快手等短视

频平台的社交逻辑则是以视觉图像为基底,这就决定了短视频平台中用户之间的联结方式是间接

的,需要在短视频产出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基于图像的交流反而使“身体”成为残障者交流与展示的

负担:
那时我想,短视频是长得很漂亮的人做的,我不懂也不可能做。 ( D1)

其次,短视频作为一种新生代事物,拍摄、剪辑等都需要一定的理论知识储备与专业技能,而这

正是大部分残障用户所缺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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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学校学的跟现在一点关系都没有,全是自己学的,很不专业。 ( D6)
相较于普通人,他们的(知识)水平与学习能力要低一些。 ( T2)

最后,真人出镜的短视频在平台上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推荐权重,更易被其他用户看到,而残障者

普遍存在自卑心理,出于对自身外貌的不自信,大多数都不太愿意在视频中露面:
我好像还没有想过自己(短视频)出镜,其实对于上镜我不太自信。 ( D5)
我一直都是拍村子啊、别人啊,还没想过自己出镜。 ( D6)

以上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导致行动者网络中的一般用户难以看到残障用户的短视频作品,降低

了两者之间进行社交的可能性。 公众社交圈层的边界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社会化过程中,通过

个体与他人的互动不断进行调整和重塑,最终形成一个稳定的心理基础[33] 。 对于残障用户而言,短
视频平台上的各类实践活动不仅加深他们与其他残障者的联系,也使得他们的社交圈层边界变得更

加稳定。 虽然残障用户之间在具体缺陷上有所差别,但是其人生经历与生活感悟是相似的,彼此之

间能够平等交流、互相帮助、产生共情,形成一种以相似遭遇为映射的社交共情网络。
(三)输出层:以现实需求为正向反馈的媒介回报

残障者进行短视频实践的目的主要出于现实需求,集中在“就业”和“记录生活”两方面。 以就

业为目的的残障者大多正值青年或中年,其工作收入是家中主要的经济来源,32 岁的受访对象 D2
就说道:

(我)毕业的时候找工作也是连连碰壁,我想要是能把短视频搞起来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可

以提供工作。 ( D2)
已经退休或者年龄较大的中老年残障者倾向于将短视频作为自己记录和分享生活的新方式,将

短视频看作是“一辆现代快车” ( D4) ,对新事物的好奇心驱使着他们来此学习:
这个形式(指短视频)很新,里面有很多东西你可以进行一个参考借鉴,相当于一种抛砖引

玉的学习方式。 ( D4)
其实一些人(残障者)来上这个课程,也不是说非常想要去挣钱或者怎么样,他们更多的是

想去了解一个新的事物。 ( T1)
就业不仅是残障者增加经济收入、保障基本生活的重要途径,也是他们实现全面康复的核心内

容[34] 。 但限制残障者就业的主要因素并不是与工作相关的知识储备和技术能力,而是身体的残缺

程度,有研究表明残障程度会显著抑制残障者的就业选择[35] :
面试会因为这个(指失聪)被拒绝,挺现实的。 ( D9)

短视频行业使用率高、用户黏性大,而且操作门槛低、生产简易,与传统行业相比削弱了身体缺

陷对残障者就业的限制程度,这为残障者带来了新的就业机会:
从我自己的角度上来讲,我觉得有好多残疾人是就业不了的,但是残联现在给我们的这个

机会(指短视频培训) ,我觉得应该抓住,好好把短视频搞起来,我自己想搞一个小型的传媒工作

室,专门给一些公司或者企业做宣传片,做一个抖音账号,类似于电商的服务公司。 ( D2)
我在咖啡店工作,朋友希望我拍短视频来宣传咖啡店。 ( D9)

此外,新冠疫情对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也将残障者们推向了短视频这一行业。 在 2020 年的第

一季度,疫情导致约 8400 万个就业岗位的流失,且对弱势群体的就业冲击尤为显著[36] :
2020 年疫情之后,我的目的很明确,我需要再就业,一直在寻找合适的机会。 然后无意间在

抖音上翻到一个视频,那个博主跟我一样是一个农村宝妈,在抖音上做知识讲解的主播,日收入

可以达到三四百、四五百,我就完全是奔着就业来的。 ( D3)
与急于找工作的中青年残障者相比,老年残障者对短视频的追求则更加自在一些。 D4 是一名

下肢瘫痪的退休老年残障者,没有经济压力的他将短视频视为其日常生活的附带行为,拍摄内容也

主要以旅行记录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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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同时拍个短视频,很快乐且有新的收获,这应该是一个最好的状态。
( D4)
D5 则是将短视频视为自己生活记录的一个工具,拍摄内容也是以自然风景、书法作品为主,没

有任何经济追求:
我内心就是喜欢记录自己和身边人的一些状态。 我接触短视频是偶然的一次活动,了解了

短视频之后我在想怎么能把它做得更好看,更能够表现出我想要表现的东西。 ( D5)

四、内在逻辑:异质性的转移

行动者网络理论是实践科学观的典型代表,它主张科技与社会是通过彼此塑造而成型的,从而

对科学是如何在各种异质性要素的相互作用中生成出来的过程进行描述,强调通过探究科学实践中

的异质性要素来理解科学知识的整体构建[37] 。 从借助智能设备进入平台、构建互动关系网络,到实

现自我形象展现与观点表达,残障者逐步在网络中沿着“问题化” “利益相关化” “招募” “动员”四个

阶段塑造出新的行动角色,在此过程中残障者的“异质性” 发生了转移。 具体而言,在“问题化” 与

“利益相关化”阶段,残障者通过短视频实践将自身的异质性逐步从外在身体引导至其精神主体的建

构,实现从身体差异到精神平等的观念转移;在“招募”阶段,残障者通过短视频叙事将个体经验转化

为可被识别和响应的集体议题,在与观众、平台及社群的互动中完成“招募” ,凝聚起残障者之间的情

感联结与身份认同;在“动员”阶段,部分残障用户更进一步地在平台赋能下打破原有圈层边界,主动

与更广泛的社会公众互动,从而实现从圈层自洽走向社会协同的网络扩散过程。 因此,所谓“异质

性”的转移,不仅仅是指残障者身心状态的改变,更是在短视频实践的行动者网络中,残障者通过与

平台算法、技术限制、社群文化及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协同转译,使得异质性要素从一种限制性特征变

为了表达性资源,其角色也从“被看见者”向“展现者”转变。
(一)问题化与利益相关化:从身体差异到精神平等

在行动者网络的生成中,“问题化”指行动者定义问题并确立其在网络中的不可替代地位,而“利

益相关化”则指行动者试图将其他参与者锁定在为他们提出的角色中。 在以健全人为主导的线下社

交网络中,“正常的身体”常被视作无需强调的默认背景,其异质性更多体现为教育程度、经济状况或

职业身份等社会属性。 然而对于残障者来说,身体差异本身就构成了最直观且难以消解的异质性要

素。 这种异质性不仅影响其与他人建立社会联结的可能性,也在行动者网络中构成其“被他者化”的

结构起点,相比于一般人类行动者,他们更难以融入社会:
因为我身体原因,小时候上学同学们会投来异样的眼光,从小吃了不少苦。 ( D2)
我开的代步车需要让别人给我开门,我也知道很辛苦,人家给我开门。 然后我就跟他好言

好语地说,但是这个看门的人他不愿意给你开,在我走的时候,他就说下次不要再来了,说了这

样的话,当时我就觉得很尴尬。 ( D8)
正是在这类结构性限制中,短视频平台成为残障者开展“问题化”与“利益相关化”转译行为的

触发点,直接参与行动者“问题界定”与“利益分配”的过程。 短视频平台通过算法、界面设计、互动

机制等技术因素,通过设定可视规则与行为反馈逻辑,形塑了残障行动者能如何“被看见” “被回应”
“被再现” 。 在该行动者网络中,残障者将自身所面临的社会隔离与身体残缺呈现为问题核心,并以

自身展演的方式主动嵌入平台之中,确立其在网络中的行动者角色,身体差异不再仅由社会语境加

以赋义,也由平台的数字逻辑进行重新编码。 残障者接入短视频平台之后不仅是“被看见”的对象,
而是主动提出“问题” 、主导叙事的个体,进行一种“以自主性为核心的叙事表达” [38] ,这既是一种物

理层面上的突破也是一种对自我外在的否定:
(我)外在或者生理方面在某些地方有局限,最后导致跟正常人从外观上有一定的区别,但

是现在这个社会能通过借助轮椅、助行器,还有代步工具,其实已经解决了你外在的一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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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人之间其实更多的应该是精神世界。 ( D7)
我觉得(残障)也不算是缺点吧,内容好就有人爱看。 ( D8)

“利益分配”过程则体现为短视频平台对残障用户表达实践的协助与引导。 数字媒介使残障者

摆脱了传统在场互动中的拘谨与羞涩,突破了个体传统身体感知意义上的物理属性限制[39] ,短视频

实践使残障行动者逐渐脱离“被观看”的位置,借助平台构建属于自身的表达路径,在“利益相关化”
的过程中完成对残障者与其他人类行动者之间“联结困境”的处理,它不仅赋予残障者一个表达主体

的位置,也将他们的身体困境、身份处境纳入平台生态的议题版图之中。 同时残障者并不以身体差

异为基础制作短视频,而是通过拍摄脚本、剪辑方式、视频内容在平台与公众之间占据能动位置,实
现其行动者身份的关系确定,这为残障用户创造出一个超越身体限制的精神参与空间:

在视频中很自由,感觉跟正常人没有区别。 ( D11)
访谈对象 D5 更是将自己在短视频的实践行为称作“自我的绽放” ( D5) ,在她心中短视频已经与

自我的内在紧密相连,渴望通过短视频来表现出真我:
内心愿意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会突破了,会愿意去通过某个东西去表现自己,让自己得到

认可,应该说是一种“自我的绽放”吧,我觉得这个词比较好。 自己以后再做一些短视频发到网

上去,我觉得应该做这个东西来看看自己活成什么样。 ( D5)
同时视频表达的内容也呈现出与现实身体状态的脱钩特征,使得观众更可能从精神维度而非生

理特征上理解残障行动者。 例如访谈对象 D10 的视频内容主要是一些无言的手势舞: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和跳舞,但不敢唱,怕歌词唱得不清楚,就想到了手语。 ( D10)

短视频为其提供了一个能够展现自我的线上“舞台” ,能够尽情抒发自我的内在情感:
拍短视频发到网上对我来说没什么压力,因为我不用在乎别人怎么说,只管自己开心就好。

( D10)
这些实践使得平台用户对残障者的关注焦点从身体缺陷转向个体的情感与思想。 残障行动者

逐渐摆脱以身体标签为主的他者化叙述,在“问题化”与“利益相关化”的交织作用下,在网络中完成

了从“身体差异”到“精神平等”的结构性转译,他们以精神层面的表达方式确立与他人平等互动的

可能,与平台、用户之间形成新的身份交往关系,实现了短视频场域中主体能动性的激活与确认。
(二)招募:从个体叙事到集体认同

在短视频平台上,残障行动者的实践行为不仅止于个体叙事的展演,更是构成一次集体行动的

“招募”过程。 按照行动者网络理论的转译逻辑,“招募”意味着个体在实践中将其他行动者纳入网

络,协商各自角色和路径,促成协同的行动秩序。 残障者最初的表达多以个体日常为出发点,如分享

生活片段、展示才艺技能、讲述个人经历等,这类内容在算法推荐机制与社交互动中激发广泛的情感

共鸣,逐渐吸引固定的观众群体,并带动稳定的用户反馈机制:
有时候大家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很受感动,我知道有人关心着我,这也是我拍摄视频的一个

动力吧。 ( D11)
我经常联系的好朋友里面就有在抖音上认识的,我们经常相互评论,一点也不孤独。 ( D12)

短视频平台在其中推动内容的分发,在无形中筛选出残障者们更易获得共鸣的表达方式与符号

资源,为残障者在行动者网络中获得“可持续存在”的位置,也为其进一步转化社交关系提供可能,为
残障者们带来切实的、在线下难以获得的社交支持与情感共鸣。 在这一技术结构的支持下,残障者

的“日常表达”逐渐取代了“特殊讲述” ,成为更具社会融入性的叙事方式。 同时,短视频平台鼓励用

户分享日常、表达真我、构建互动,强调个性多样与情绪共鸣,这种松散而包容的文化生态降低了残

障者“入场”门槛,使他们能够以较低的成本进入表达空间,使得残障者可以通过生活化、碎片化的叙

事方式形成稳定的表达路径,有助于观众打破对“残障”身份的刻板印象,逐渐接受其作为“普通个

体”的存在可能。 使得残障者不再是舆论中简单的“励志符号” ,而是被看作具有真实生活经验与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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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需求的普通个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观众认知结构的松动与重构:
他们喜欢看我的视频,不光是我们这样的(指残障者) ,还有正常人,我感觉大家都是一样

的。 ( D6)
随着残障个体之间互动的加深,他们往往围绕相似经历、相似处境、相似表达方式建立起以短视

频为媒介的社群网络,成为残障者情感共鸣、共享视频剪辑技能与视频拍摄策略的空间,本研究所聚

焦的培训基地正是此类网络的一种线下表现形式。 在这一过程中,“招募”的不仅是用户群体,更是

平台机制本身。 短视频平台对内容的推荐算法、互动机制,共同为残障者搭建起情感表达与关系确

认的基础框架,提升残障者在行动者网络中的可见度,使得用户不再将残障者视为“特殊人群” ,将残

障者们原本分散的表达实践整合为可识别、可动员的群体表达,为其在更大范围内争取社会资源与

制度支持提供了基础:
我们哥几个线下上课认识的,现在都一块拍视频,你帮帮我、我帮帮你的。 ( D7)
我在微信公众号和抖音上常常看一些跟自己相关的内容,像无障碍设施建设之类的,我也

希望我的粉丝能够看到这些议题,一起推动社会变得更加包容和公平。 ( D9)
(三)动员:从圈层自洽到社会协同

当前,社会对残障群体的接纳程度尚未达到理想水平。 正如前文所言,即便在短视频平台这一

新兴媒介中,残障行动者与非残障行动者之间由于知识技能的不足以及自卑心理等因素的影响,难
以进行深层地联结,两者之间的社会隔阂依然显著存在。 受访对象 T2 谈道:

他们现在最重要的不是在线上发声,而是尽快地融入社会,人们不但要知道了解他们更要

接受他们,在那些被忽视的细节考虑他们。 ( T2)
行动者网络理论中的“动员”是指核心行动者通过自身行动使网络中的其他行动者自觉成为自

身利益与观点的主动代言者,从而形成广泛且稳固的行动网络。 在线下的实践场域中,由于身体的

异质性,残障群体内部的联结关系在“集体认同”的转译路径加持下愈发坚固,残障者与普通人的行

动者网络呈现出圈层化的样态,圈层内部的行动者的关系较为紧密,而与外部行动者的联结较弱,这
是一种内部的“圈层自洽”式的联结关系。 然而通过短视频实践,残障用户与一般用户之间的异质性

要素从一种限制性特征变为了表达性资源,残障行动者借助短视频的生产与互动机制,逐步引导普

通用户、平台机制等外部行动者成为其利益诉求与观点表达的积极支持者。 在残障用户一个个真实

可感的短视频内容片段中,以残障用户与一般用户为核心的两类行动者网络产生了交汇,不同人类

行动者在短视频平台的社会场域中就此达成了共识与联结。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两类行动者之间的

差异,异质性的转移正在重塑残障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方式,虽然群体之间的交往障碍在短

时间内依旧无法完全打破,但其界限已经变得模糊,开始相互交融。 从社会性功能上来看,短视频实

践既是残障者对自己生活的反思与再加工,也是社会公众了解残障者生活的窗口,它逐渐改变社会

对残障群体的刻板印象:
我喜欢在微信视频号上分享我的生活,我希望人们能觉得我是一个有趣的人。 ( D7)

社会公众对残障者的注意力不再聚焦于他们身体的残缺,而是将其作为一个更加全面多维的个

体来看待,普通用户在短视频互动中逐渐抛开身体差异的视角,以情感与兴趣为基础主动融入残障

者的社会网络中,有效推动残障行动者的表达从单一的圈层内部向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扩散,从而实

现行动网络在社会层面的动员:
我经常收到不同粉丝的留言,我感觉很有意义,因为我觉得我们能这样(指建立联系) 并不

是因为我残疾,而是他们真的喜欢我。 ( D8)
社会对残障者的观念也在其加持下逐渐超越了传统的刻板印象,有助于拓展残障行动者的联结

空间,消融残障用户与一般用户之间的社交界限,促进社会融合,形成一个包容、理解、团结的行动者

网络,最终实现从圈层自洽向社会协同的实质性转变,使残障群体的实践路径真正具备社会层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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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与意义。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基础,聚焦残障者的短视频实践路径及其内在逻辑。 在具体的实践

过程中,残障者沿着自身的主体性构建路径,在接入层实现以数字技术为物质基础的线上自我认同

与形象再现,在联结层构建以相似遭遇为情感映射的社交网络,在输出层获得以现实需求为正向反

馈的媒介回报。 用户、平台、智能设施等行动者相互联结,共同构建起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的行动者网

络,在相互转译过程中残障行动者的异质性要素发生转移,进而推动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化升级。
(一)残障者短视频实践中的主体性构建

在行动者网络中,人类与技术物作为平等的参与者,能够通过转译行为形成完整双向的行动逻

辑框架。 残障者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弱势与少数群体,普通公众对其有着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歧视,这
种“残疾污名”的消极影响渗透在残障者身心健康和个人生活等多个方面[40] ,使其难以平等地参与

各种转译行为,容易陷入丧失自我的认知陷阱。 短视频平台的出现为残障者提供一个能够脱离传统

环境的渠道,通过平台中接入、联结与输出三个层次的实践行为,残障群体之间形成全新的组织架构

与互动关系,打破这种污名化现象,并沿着自我认知与社会交往相辅相成的全新路径完成自身主体

性构建。
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人的主体性分析普遍分为自主性、能动性和自为性三个基本维度[41] ,其中自

主性具体体现在“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 ,能动性是人塑造自然关系及社会关系的能力表征,自为性

代表人对实现自身物性欲求的渴望[42] 。 从残障行动者具体的短视频实践路径来看,其接入层通过

智能设备弱化身体要素并凸显精神要素,同时使其自我形象实现数字化再现,为其平等参与网络中

的转译奠定基础,是残障者自主性构建的体现;在联结层中残障群体的社会交往不再被大众的偏见

与歧视所裹挟,而是将不同群体之间的转译路径解构为内外两类,内部形成以相似遭遇为映射的社

交共情网络,外部则是呈现出逐渐交融的交往趋势,这种社会关系的塑造正是残障者能动性的体现;
在输出层残障者的短视频实践最终落脚于现实需求,这保证短视频平台中的主体性构建路径能够与

现实生活的轨道相接,残障行动者的主体性能在虚实之间有所呼应,是残障者自为性的体现。
需要注意的是,残障者在短视频平台中存在刻意忽略外在而一味追求内在的唯心现象,无法达

到个体真正的身心合一,这是一种过度主观的主体性构建困境,但不能简单理解为“唯心”或“缺乏

客观性”的倾向,而应放置在平台文化与算法机制的环境中加以理解。 一方面,平台的推荐逻辑与观

众的情感偏好往往倾向于“正向” “阳光” “励志”的短视频内容形象,促使残障用户主动调适自我呈

现方式,以提升可见性;另一方面,这种表达策略虽能有效淡化他者视角、突破污名标签,但也存在压

抑某些现实处境、忽略群体结构性困境的潜在风险。 访谈中 D11 反映“不谈这个(残障) ,只谈生活

工作” ,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对社会视线中“异类”标签的回避态度。 从社会交往层面上说,残障行

动者在短视频平台中热衷于追求其群体内部的精神共鸣,虽然不再回避与普通人类行动者的交往,
但仍处在一个被动的局面,无法真正实现与外部群体的平等交往,这是一种结构性而非技术性的新

型“数字鸿沟” 。
(二)异质性要素转移与行动者网络的动态化升级

行动者网络中的各类行动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固定节点,而是一直处在变化的状态,其内部是

不断调整、不断升级的一个动态化过程,异质性要素作为变化的催化剂参与其中,不同异质性要素转

移会引发网络中转译路径的变动,进而对网络全局产生影响。 因此,在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的过程中,
异质性要素的转移不但改变了他们自身在网络中对外展演与社会交往的方式,更促使整个行动者网

络样态从用户视频创作的内容集合体向推动社会认知变革、促进社会权益公平的功能集合体方向升

级,这一动态化过程主要伴随着以下三个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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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对于残障者自身而言,异质性要素的转移使其更能展现精神方面的多元性,这是短视频实

践对残障个体的一种媒介化赋权,也是一种思想层面枷锁的消解,将其注意力从身体的“残缺”中解

放出来,更关注自身精神与情感。 二是对于社会公众而言,短视频中残障者多元化形象的呈现拓宽

了社会对残障者的认知范围,社会公众逐渐认识到残障群体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符号化群体,而是由

拥有各种精神特质的个体组成,这种社会观念的转变有助于打破社会对残障者的刻板印象,促成公

众更加尊重和理解残障者作为个体的独特性。 三是对于短视频平台而言,残障用户的异质性要素转

移为其带来了更多元的视频内容,丰富了用户的观看体验,使得平台在内容层面更具吸引力,促使平

台社区的多元化,拓展平台内容的维度,使平台从信息的传递转变为社会变革的推手,通过传递积极

多元的价值观来引导整个社会环境发生积极变化。
(三)展望与反思

数字媒介时代,社会对残障者的关注与关怀不能仅停留在现实生活中的无障碍设施上,也应留

意其数字媒介的使用情况与其数字生活的社会化进程。 短视频的兴起为残障者提供了一条可实践

的数字化社会活动路径,但营造良好的短视频实践环境不能只靠残障用户自身的努力,也需要网络

中的智能终端、短视频平台以及平台用户等其他行动者的支持,同时还离不开社会层面上的制度保

障与风气建设。 智能终端作为残障者接入网络的物理路径,应该在硬件与软件两个层面推进无障碍

功能的建设,设计适用于不同残障者使用习惯的设备,并且在其中加入读屏软件、动作捕捉、屏幕色

彩校正等无障碍功能,帮助残障用户更好、更方便、更人性化地使用。 短视频平台应该对自身功能与

内部算法做出调整,在完善无障碍功能的同时要提高残障者的短视频权重,提高曝光度,让更多的用

户能够看到这一群体的产出。 平台中的用户则需要提高媒介素养,用平等、友好的视角与残障者交

流,尊重他们的尊严和权利,消除对残障者的偏见和歧视,形成理解、尊重、帮助、友爱的社会氛围。
社会一方面需要增加相应的培训机构,推行并扩大残障教育范围,为残障者做好知识保障与技术培

训,另一方面则需要提高大众对残障者的接受程度,通过各类公益活动引导大众了解、接受、帮助残

障者,最终潜移默化地影响整个社会环境,形成关爱残障者、关心残障群体事业的良好社会风尚。 在

以上要素的齐心协力下,进一步推动残障者的社会融入与人权保障工作,促进残障事业的全面发展,
进而充分展现中国式人权保障的生动实践。

另外,研究还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首先,暂未深入分析不同社会现状对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的影

响,对于身处不同社会环境的残障者来说,他们是否能够探索出自身特有的短视频实践路径有待进

一步明晰,未来研究应扩大访谈范围,对不同社会环境的残障者短视频实践现状进行对比分析。 其

次,残障者的类型选取也有所局限,主要以生理与肢体残障者为主,没有涉及精神残障者,未来可结

合心理学的实验法聚焦该群体。 最后,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样本集中于“数字适应能力”较强的残障

者,他们多具备较高的媒介操作经验与内容输出能力,而大量残障者作为“数字弱势”个体受限于技

术理解、表达信心或社会支持网络,未能真正参与到平台实践中,仍处于观看而不表达、接入但不互

动的边缘状态,行动者网络的构建不能仅以显性参与者为依据,未来需识别和反思网络中的断裂、缄
默与约束的残障用户,以探求该群体在短视频实践中参与社会融入的深层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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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eport
 

of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to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ointed
 

out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are
 

service
 

system
 

for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nd
 

pro-
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the
 

cause
 

of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At
 

present,the
 

cause
 

of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remains
 

a
 

weak
 

link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Exploring
 

the
 

digital
 

media
 

practice
 

of
 

the
 

disabled
 

has
 

important
 

theoreti-
cal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article
 

takes
 

12
 

disabled
 

people
 

and
 

2
 

short
 

video
 

teaching
 

staff
 

at
 

a
 

short
 

video
 

training
 

base
 

for
 

disabled
 

people
 

in
 

Xi􀆳an
 

City,Shaanxi
 

Province
 

as
 

the
 

re-
search

 

subjects. Based
 

on
 

the
 

Actor
 

Network
 

Theory,it
 

explores
 

the
 

practical
 

path
 

of
 

short
 

video
 

for
 

disabled
 

people
 

and
 

analyzes
 

its
 

internal
 

logic.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practice
 

path
 

of
 

short
 

video
 

for
 

the
 

disabled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levels:access,connection
 

and
 

output. The
 

access
 

layer
 

realizes
 

online
 

self-identity
 

and
 

image
 

reproduction
 

based
 

on
 

digital
 

technology,and
 

the
 

connection
 

layer
 

builds
 

an
 

online
 

network
 

based
 

on
 

similar
 

encounters. The
 

social
 

network
 

of
 

emotional
 

mapping
 

obtains
 

media
 

rewards
 

with
 

real
 

needs
 

as
 

pos-
itive

 

feedback
 

at
 

the
 

output
 

layer,which
 

contains
 

the
 

path
 

to
 

construc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disabled
 

group.
Disabled

 

activists,through
 

the
 

processes
 

of
 

problematization,interessement,enrollment,and
 

mobilization,ex-
perience

 

a
 

shift
 

in
 

heterogeneous
 

elements,which
 

in
 

turn
 

drives
 

the
 

dynamic
 

evolution
 

of
 

the
 

actor-net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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